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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友
說
：
﹁
您
不
能
半
夜
三
點

還
在
傳
送
電
郵
的
，
要
睡
眠
，
深

夜
不
睡
會
傷
肝
。
﹂

我
知
道
。
但
暫
時
自
己
的
構
造

還
是
以
此
為
順
適
。

我
有
一
群
夜
鶯
朋
友
，
其
中
一
個

說
：
﹁
晚
上
就
是
捨
不
得
睡
，
夜
闌
人

靜
時
是
我
釋
放
的
好
時
刻
。
﹂
她
辭
退

了
工
作
，
日
間
要
照
顧
哮
喘
的
女
兒
，

還
有
年
老
多
病
的
家
姑
。
晚
上
，
所
有

人
都
入
睡
了
，
她
會
爬
起
床
，
開
電

腦
，
做
各
種
各
樣
的
瀏
覽
、
投
資
、
寫

作
，
或
許
還
有
網
上
交
誼
。

家
住
大
學
宿
舍
，
對
面
樓
都
是
深
夜

不
寐
的
大
學
生
；
他
們
活
躍
到
天
亮
，

難
怪
連
早
上
十
時
半
的
課
都
難
參
與
。

我
算
是
最
晚
睡
的
舍
監
，
就
當
值
夜

班
，
有
事
發
生
一
馬
當
先
。
記
起
從
前

中
大
崇
基
學
院
的
兩
位
老
師
：
沈
宣
仁

教
授
也
是
夜
鶯
，
校
園
宿
舍
對
面
是
何

秀
煌
教
授
的
住
所
，
沈
關
燈
時
正
好
何
㠥
燈
，
開

始
一
天
的
日
程
，
時
為
清
晨
五
時
。
有
夜
鶯
與
知

更
鳥
當
老
師
是
我
們
一
生
難
忘
的
回
憶
，
他
們
各

有
各
精
彩
。

為
甚
麼
愈
夜
愈
美
麗
？
自
由
、
解
放
、
開
拓
心

靈
的
空
間
是
真
確
的
答
案
。
對
於
如
我
這
般
信
守

﹁
快
樂
就
是
責
任
的
完
成
﹂
的
人
，
一
日
之
計
在
夜

深
。
清
理
工
作
在
夜
闌
人
靜
時
最
有
效
率
，
還
可

以
遺
忘
世
界
，
回
到
自
己
的
內
心
來
。
日
間
儘
管

行
屍
走
肉
，
忍
受
煩
囂
，
對
諸
種
不
滿
意
視
而
不

見
聽
而
不
聞
，
但
入
夜
了
才
抓
住
了
存
在
的
豐
滿

堅
實
，
人
生
才
又
立
體
起
來
。

夜
鶯
最
大
的
損
失
，
自
然
在
錯
過
了
清
晨
的
露

水
。
也
曾
想
清
晨
到
灣
仔
和
旺
角
看
報
販
迅
速
地

作
業
，
吃
香
滑
的
白
粥
油
炸
鬼
。
聞
說
這
些
都
是

人
生
的
美
好
，
死
亡
不
屬
於
清
晨
。
但
這
是
個
人

的
結
構
，
改
變
了
便
是
另
一
個
人
生
。

百
家
廊

王
　
珍

愈夜愈美麗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你
在
一
幢
十
六
層
高
的
樓
宇
前
停
下
來
，
抬
頭

尋
覓
一
個
記
憶
裡
的
單
位
，
卻
看
見
一
點
點
沾
滿

灰
塵
的
綠
意
，
露
台
上
有
一
個
甕
缸
，
長
出
了
一

棵
枝
繁
葉
茂
的
樹
，
背
陽
的
角
落
閃
出
幾
朵
小
白

花
，
生
鏽
的
鐵
欄
杆
纏
滿
了
潤
綠
的
藤
蔓
，
老
房

子
有
破
落
的
簷
和
牆
，
有
燕
子
飛
來
飛
去
，
發
霉
似
的

氣
味
彷
彿
殘
留
㠥
花
香
和
飯
香⋯

⋯

你
在
這
無
人
的
房
子
裡
聽
到
一
本
書
留
下
的
心
跳
。

漸
漸
就
想
起
來
了
，
那
敢
情
就
是
美
國
錄
音
師
戈
登
．

漢
普
頓
的
一
本
寂
靜
的
奇
書——

對
了
，
寂
靜
並
不
是

無
物
存
在
，
倒
是
指
萬
物
皆
存
在—

—

那
本
書
叫
做

︽
一
方
寸
的
寂
靜
︾。

城
市
的
角
落
匿
藏
㠥
繁
衍
不
息
的
生
命
，
有
點
蒼

涼
，
卻
分
明
聽
見
數
十
年
如
一
日
的
市
聲
，
你
可
以
想

像
，
那
是
時
光
往
復
來
回
的
憑
證
。
可
是
你
無
法
辨
認

出
老
人
的
住
所
，
於
是
記
憶
便
開
小
差
，
悄
悄
溜
到
小

市
集
去
了
。

很
多
年
前
，
一
個
故
事
說
：
人
到
中
年
的
愛
德
華
先

生
做
夢
也
想
不
到
，
有
這
麼
一
天
，
可
以
跟
失
散
了
三

十
四
年
的
一
隻
小
龜
重
逢
。
失
去
小
龜
那
一
年
，
他
才

七
歲
，
以
為
從
此
與
那
隻
小
龜
永
別
了
。
人
與
小
龜
三
十
多
年
後

重
逢
，
恍
如
隔
世
。
人
老
了
，
龜
大
概
也
老
了
。
人
龜
重
認
，
原

來
只
憑
一
個
小
小
的
白
色
斑
點——

那
是
龜
背
上
的
一
個
小
記
號

吧
。
那
是
一
個
有
情
也
有
靈
的
世
界
。
人
若
無
情
，
恐
怕
會
忘
記

了
龜
。
龜
若
無
靈
，
也
不
會
在
三
十
多
年
後
尋
回
主
人
。

依
然
是
灰
暗
裡
夾
雜
㠥
俗
艷
色
彩
的
老
房
子
，
至
少
有
十
多
年

二
十
年
沒
有
到
過
這
地
方
了
，
你
憑
記
憶
走
過
小
市
集
：
有
些
房

子
長
滿
了
灰

的
斑
痂
，
有
些
卻
漆
上
了
紅
色
、
紫
色
、
藍
色
或

綠
色
的
外
牆
，
白
色
、
橙
色
或
黃
色
的
窗
框
和
欄
杆
，
你
依
然
認

得
洋
服
店
裡
有
個
駝
背
的
師
傅
，
紮
作
店
裡
有
個
永
遠
不
笑
的
胖

子
，
窮
巷
的
巷
口
是
個
舊
書
攤
，
巷
子
深
處
有
沸
騰
的
豬
骨
粥
冒

㠥
老
散
不
去
的
白
煙⋯

⋯

你
以
為
轉
入
橫
街
就
是
那
個
小
市
集
，
可
是
只
看
見
一
個
小
公

園
，
小
攤
檔
都
消
失
了
，
只
有
一
些
花
棚
，
一
些
矮
樹
，
用
鐵
網

圍
㠥
的
一
塊
小
草
地
，
那
兒
就
是
﹁
一
方
寸
的
寂
靜
﹂
嗎
？
記
憶

中
那
兒
有
一
個
白
鬚
老
人
，
一
邊
喝
㠥
雙
蒸
，
一
邊
沉
思
，
忽
然

大
喝
一
聲
，
噴
了
一
口
酒
花
，
便
筆
走
龍
蛇
寫
出
一
幅
大
字⋯

⋯

那
老
人
、
那
雙
蒸
和
那
大
字
，
後
來
也
消
失
了
。

很
多
年
前
，
一
個
故
事
說
：
布
蘭
德
先
生
七
十
歲
了
，
五
十
年

前
，
他
當
兵
，
是
美
國
駐
英
的
少
爺
兵
；
他
風
流
，
搞
上
了
一
名

女
售
貨
員
，
女
售
貨
員
並
且
懷
有
他
的
骨
肉
。
五
十
年
後
，
布
蘭

德
老
先
生
良
心
發
現
，
在
英
國
一
份
報
章
上
刊
登
一
封
信
，
對
那

個
被
他
拋
棄
的
英
國
女
子
說
：
﹁
對
不
起⋯

⋯

我
已
經
老
了
，
有

愧
於
心
，
希
望
悔
過
為
時
未
晚⋯

⋯

﹂
他
老
了
，
英
國
女
子
也
老

了
。
那
是
殘
酷
世
界
，
那
封
信
只
會
勾
起
老
太
太
早
已
遺
忘
的
傷

心
往
事
。

人
有
一
天
消
失
了
，
事
物
有
一
天
也
消
失
了
，
故
事
完
了
，
但

並
不
是
不
再
存
在
，
留
下
來
的
，
是
﹁
一
方
寸
的
寂
靜
﹂
嗎
？
戈

登
．
漢
普
頓
先
生
告
訴
他
的
讀
者
，
﹁
一
方
寸
的
寂
靜
﹂
就
像
時

間
一
樣
，
彷
彿
從
來
不
受
任
何
干
擾
，
彷
彿
永
遠
存
在
：
﹁
我
們

只
要
敞
開
胸
懷
，
就
能
感
受
得
到
。
寂
靜
滋
養
我
們
的
本
質
、
人

類
的
本
質
，
讓
我
們
明
白
自
己
是
誰⋯

⋯

﹂

一方寸的寂靜
葉　輝

琴台
客聚

各
地
女
性
是
否
矜
貴
自
重
，
或
是
故

作
矜
持
涯
岸
自
高
，
這
皆
與
當
時
各
國

的
經
濟
環
境
有
直
接
關
係
。
如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韓
戰
打
完
不
太
久
，
經

濟
未
復
甦
百
廢
待
興
，
那
時
我
們
香
港

海
員
航
船
到
韓
︵
首
爾
、
釜
山
或
仁
川
等
︶，

不
少
青
春
韓
婦
上
船
尋
工
作
，
不
待
請
求
同

意
就
逕
自
走
入
船
員
房
，
打
掃
乾
淨
撿
去
工

作
服
髒
內
衣
褲
回
家
洗
淨
，
第
二
天
熨
好
送

還
，
只
要
﹁
隨
緣
樂
助
﹂
給
予
三
五
美
元
作

報
酬
就
千
多
萬
謝
，
送
上
十
元
八
塊
美
元
就

自
動
洗
淨
上
床
寬
衣
解
帶
，
而
且
多
屬
姿
色

豐
盈
並
非
甚
麼
﹁
籮
底
橙
﹂。
主
因
是
當
時
謀

生
困
難
，
且
全
韓
國
男
人
少
︵
戰
死
︶
供
求

不
勻
，
如
此
情
況
下
女
性
尊
嚴
自
動
大
減
價

了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初
不
少
台
灣
和
香
港
船
員
都
說

送
上
兩
條
半
新
牛
仔
褲
便
有
女
伴
陪
夜
，
同
樣
的
同
一

時
期
日
本
已
經
濟
復
甦
，
女
性
變
得
矜
貴
了
。

供
求
比
率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東
歐
共
產
制
度
剛
解
體

也
有
類
似
情
形
，
那
時
東
歐
集
團
剛
脫
離
前
蘇
聯
統

治
，
大
量
女
性
撲
出
西
歐
和
亞
洲
﹁
搵
食
﹂，
大
批
正
宗

碧
眼
金
髮
美
女
大
平
賣
，
多
由
羅
馬
尼
亞
淫
媒
轉
賣
合

約
予
西
歐
及
東
南
亞
，
連
剛
剛
賭
業
、
夜
遊
業
發
達
之

澳
門
，
各
大
小
上
中
下
等
夜
總
會
都
有
金
髮
白
種
﹁
金

絲
貓
﹂
雲
集
。
那
一
年
港
客
、
台
客
、
日
本
客
﹁
狗
公

大
隊
﹂
湧
到
﹁
馬
交
﹂。
阿
杜
曾
經
有
位
日
本
朋
友
在
澳

門
﹁
中
國
城
﹂
夜
總
會
邂
逅
一
個
保
加
利
亞
女
郎
，
他

形
容
是
人
間
極
品
，
長
得
肌
膚
如
雪
，
高
大
碩
美
，
渾

身
微
細
金
毛
，
而
且
體
內
發
出
陣
陣
香
氣
，
使
他
相
信

中
國
清
初
有
妃
子
被
稱
﹁
香
妃
﹂
是
真
事
，
此
日
本
佬

連
續
溫
存
一
個
月
，
錢
財
用
盡
，
並
和
場
方
經
理
說

好
，
下
月
到
澳
會
用
五
十
萬
港
元
為
此
女
贖
身
，
然
後

帶
她
返
日
本
結
婚
作
為
﹁
自
販
﹂
的
過
埠
新
娘
。
誰
知

一
個
月
後
他
攜
金
由
東
京
赴
澳
，
美
女
已
消
失
，
經
理

說
沒
辦
法
，
有
一
個
馬
來
西
亞
華
人
用
高
至
百
萬
貴
價

即
付
款
即
帶
走
，
赴
吉
隆
坡
去
了
。
現
在
這
些
東
歐
金

髮
美
人
大
部
分
是
西
歐
最
高
價
的
女
模
特
兒
，
望
多
兩

眼
都
要
付
高
價
，
果
真
是
時
移
世
易
也
。

時移世易
阿　杜

杜亦
有道

金
線
蓮
對
小
兒
高
燒
不
退
、
咳
嗽
、
哮
喘
、
急
驚
風
效
果

很
好
。
對
於
婦
女
，
金
線
蓮
常
煲
湯
飲
用
，
能
排
毒
養
顏
抗

衰
老
、
調
節
內
分
泌
、
調
和
氣
血
、
生
津
養
顏
。

對
於
有
乙
型
肝
炎
的
患
者
，
除
了
按
照
西
醫
的
方
法
治
療

之
外
，
如
果
以
金
線
蓮
全
草
煲
豬
肉
湯
，
也
很
有
療
效
。

一
些
青
少
年
，
面
上
長
出
了
青
春
痘
和
粉
刺
，
服
用
金
線
蓮
、

海
帶
煲
湯
，
立
即
皮
膚
光
滑
。

平
日
體
虛
的
病
人
：
全
草
適
量
，
水
煎
代
茶
頻
飲
，
或
燉
兔
子

服
，
效
果
較
好
。

肝
癌
的
病
人
：
金
線
蓮
六
克
，
太
子
參
、
丹
參
、
白
芍
各
十
二

克
，
生
甘
草
三
克
，
水
煎
服
。

有
血
尿
的
病
人
：
金
線
蓮
六
克
、
白
茅
根
各
十
五
克
，
水
煎

服
。有

糖
尿
病
的
人
：
金
線
蓮
三
至
九
克
，
水
煎
服
。

食
療
食
譜
也
多
式
多
樣
。

金
線
蓮
燉
雞
：
金
線
蓮
六
克
，
母
雞
一
隻
，
燉
服
。
治
療
風
氣

膝
痛
、
肝
炎
等
。

金
線
蓮
豬
心
湯
：
金
線
蓮
六
克
，
豬
心
一
個
。
主
治
：
小
兒
急

驚
風
，
咳
血
、
支
氣
管
炎
、
腎
炎
、
膀
胱
炎
、
糖
尿
病
、
血
尿
、

關
節
炎
、
泌
尿
道
結
石
。

金
線
蓮
排
骨
湯
：
只
需
金
線
蓮
配
排
骨
枸
杞
、
有
營
養
又
能
降

肝
火
。

在
福
建
省
和
江
西
省
交
界
的
北
部
地
區
，
是
窮
困
的
山
區
，
近

年
已
經
出
現
了
農
民
種
植
金
線
蓮
的
行
業
，
能
夠
大
大
改
善
收

入
。
金
線
蓮
的
一
種
叫
做
多
糖
的
藥
效
成
分
的
產
生
需
要
足
夠
的

光
合
作
用
，
金
線
蓮
的
需
求
光
線
為
三
千
至
五
千
個
單
位
。
人
工

種
植
光
線
太
強
烈
，
金
線
蓮
會
死
亡
，
如
果
光
照
量
不
足
夠
，
藥

用
價
值
則
會
急
劇
下
降
，
如
何
掌
握
得
好
，
正
是
種
植
的
關
鍵
。

福
建
市
場
的
做
金
線
蓮
種
苗
的
種
苗
場
日
益
增
多
，
種
苗
品
質
出
現
分
化
，
口

徑
越
粗
大
的
越
好
，
A
級
優
秀
：
瓶
苗
株
直
徑
達
到3m

m

；
B
級
合
格
：
瓶
苗

株
直
徑2.5m

m

。
種
金
線
蓮
瓶
苗
最
怕
瓶
苗
細
細
長
長
，
多
數
種
不
活
。

福
建
以
金
線
蓮
為
人
工
種
植
的
主
要
藥
用
作
物
，
不
斷
宣
傳
，
不
斷
炒
熱
，

並
有
認
為
金
線
蓮
很
可
能
會
成
為
下
一
個
冬
蟲
夏
草
的
說
法
。
二
零
零
八
年

時
，
人
工
種
植
的
金
線
蓮
、
福
建
產
的
金
線
蓮
鮮
貨
每
斤
還
不
到
二
百
元
。
從

去
年
年
初
到
年
底
，
金
線
蓮
像
當
初
普
洱
茶
、
紅
茶
一
樣
價
格
高
漲
不
停
，
很

多
野
生
金
線
蓮
一
斤
漲
了
一
千
五
百
元
，
已
達
到
九
千
多
元
了
。
人
工
種
植
的

一
般
價
格
一
斤
在
三
千
元
之
間
。
因
此
，
福
建
民
間
往
往
以
此
作
為
過
年
的
送

禮
物
品
。
福
建
善
於
經
營
中
草
藥
，
善
於
包
裝
，
點
石
成
金
，
可
見
一
斑
。

下一個被炒熱的「冬蟲草」
范　舉

古今
談

我
是
京
劇
門
外
漢
，
但
知
道
梅

蘭
芳
先
生
的
公
子
兼
傳
人
梅
葆
玖

先
生
來
港
演
出
後
連
忙
購
票
，
欣

賞
他
演
出
的
︽
鳳
還
巢
︾，
一
睹

大
師
風
采
。

︽
鳳
︾
劇
是
喜
劇
，
由
不
懷
好
意
的

丑
生
朱
千
歲
和
丑
旦
程
雪
雁
從
中
作

梗
，
險
些
拆
散
一
段
良
緣
。
最
後
自
然

是
喜
劇
收
場
，
才
子
佳
人
得
成
眷
屬
，

朱
程
二
丑
也
結
成
夫
婦
。
此
劇
笑
位
甚

多
，
小
生
穆
居
易
甫
見
丑
旦
時
，
竟
以

為
妖
怪
登
門
，
嚇
個
魂
飛
魄
散
，
要
拿

起
斬
妖
劍
對
付
，
引
得
觀
眾
席
笑
聲
不

絕
。
另
一
個
大
笑
位
卻
是
我
看
此
劇
的

第
一
錯
失—

—

我
剛
巧
要
到
戲
院
門
外

打
電
話
，
錯
過
了
朱
程
二
丑
首
次
看
到

彼
此
的
真
面
目
時
互
相
被
嚇
破
膽
的
滑

稽
場
面
，
只
在
門
外
聽
到
觀
眾
的
嘻
哈

笑
聲
。
在
︽
鳳
︾
劇
中
飾
演
丑
生
的
黃

柏
雪
和
反
串
丑
旦
的
孫
世
民
都
是
北
京

京
劇
院
梅
蘭
芳
京
劇
團
的
優
秀
丑
角
演

員
，
當
晚
受
觀
眾
歡
迎
的
程
度
並
不
遜
於
兩
位
男

女
主
角
。

梅
葆
玖
飾
演
貌
美
品
高
的
二
小
姐
程
雪
娥
，
最

後
一
幕
穿
上
鳳
冠
霞
珮
出
場
。
他
出
場
時
我
覺
得

很
奇
怪
，
為
何
字
幕
會
打
出
他
的
名
字
來
，
他
不

早
就
在
過
去
兩
個
多
小
時
中
出
場
多
次
了
嗎
？
可

惜
我
在
未
清
楚
了
解
答
案
前
便
要
提
早
離
場
，
因

為
我
下
一
個
約
會
是
緊
接
此
劇
的
。
我
在
官
方
網

站
得
到
的
資
訊
是
此
劇
全
長
兩
小
時
，
但
那
時
台

上
已
經
演
了
兩
小
時
四
十
五
分
鐘
，
我
只
得
狠
下

心
腸
在
未
完
場
前
離
開
。
誰
知
當
我
在
乘
車
時
翻

閱
場
刊
，
才
驚
覺
原
來
我
看
了
整
晚
的
程
雪
娥
其

實
是
由
另
一
位
男
旦
胡
文
閣
演
出
，
梅
大
師
要
到

最
後
一
場
才
出
場
，
我
卻
在
那
時
候
離
開
！
雖
然

胡
先
生
演
得
很
好
，
但
我
卻
是
抱
㠥
欣
賞
梅
大
師

的
心
態
來
到
劇
院
啊
！
這
是
我
在
該
晚
的
第
二
個

錯
失
。

至
於
第
三
個
錯
失
，
則
是
我
因
為
遲
了
進
場

︵
我
看
劇
甚
少
遲
到
早
退
，
那
晚
真
是
合
該
有
事
︶

而
錯
過
了
梅
先
生
在
演
出
前
的
清
唱
序
曲
，
這
又

是
從
閱
讀
場
刊
時
才
得
知
的
。
哎
呀
，
一
晚
損
失

三
個
重
要
場
面
，
我
到
底
搞
甚
麼
鬼
？
家
人
知
道

後
都
掩
㠥
嘴
笑
說
：
﹁
你
待
大
老
倌
出
場
時
才
離

座
，
真
有
你
的
。
﹂

一睹梅葆玖風采
小　蝶

演藝
蝶影

雨
又
落
下
來
了
，
愈
下
愈
大
，
檔
攤
主

人
全
無
心
理
準
備
趕
緊
架
起
避
雨
膠
布
帆

布
。
逛
市
場
的
遊
客
，
從
山
上
到
湖
區
趁

墟
的
少
數
民
族
的Pa-o

、D
anu

、Shan

、

T
aung

yo

、K
ayah

、D
anaw

或Inlay

湖
主

人Intha

各
族
急
尋
一
方
可
保
身
乾
之
寸
地
，
相

信
他
們
與
中
國
雲
南
山
區
的
苗
、
㜅
僳
、
怒
族

等
少
數
民
族
系
出
同
源
，
最
明
顯
便
是
從
傳
統

衣
㠥
可
分
辨
出
。

別
人
避
雨
的
動
作
、
面
容
，
卻
成
了
最
愛
捕

捉
人
人
獨
特
面
部
表
情
的
筆
者
莫
大
享
受
時

刻
。
名
為
﹁
五
日
﹂︵Five

D
ay

M
arket

︶
的
墟

市
並
非
每
天
開
辦
，
在
湖
區
不
同
地
點
輪
流
舉

行
。
剛
到
那
天
，
旅
館
主
人
告
訴
我
，
一
旁
的

金
頂
大
佛
寺
背
後
的
墟
期
剛
過
，
下
一
輪
，
隔

一
天
的
墟
市
不
遠
，
乘
船
過
去
不
用
二
十
分
鐘
。

試
過B

agan

市
場
的
精
彩
，
感
覺
除
風
景
的
驚
艷
外
，
緬

甸
的
市
場
尤
其
偏
遠
地
區
猶
如
中
國
山
區
二
十
年
前
，
香

港
五
十
年
前
墟
市
的
迷
人
氣
氛
，
租
了
機
動
長
船
︵
外
觀

跟
威
尼
斯
的G

ondola

極
像
，
價
錢
卻
便
宜
許
多
︶，
雖
然

緬
東
山
區
山
明
水
秀
的Inlay

湖
在
過
去
二
十
年
的
旅
遊
開

放
政
策
引
誘
下
已
相
當
商
業
化
，
吃
喝
住
都
與
大
城
市
仰

光
、M

andalay

、B
agan

不
相
伯
仲
或
更
貴
。
雖
然
相
比
歐

洲
，
仍
有
相
當
大
的
距
離
，
總
覺
相
距
民
生
未
免
太
遠
。

人
情
倒
是
鄉
下
人
的
親
厚
，
例
如
旅
館
沒
有W

IFI

網
絡
，

主
人
說
可
到
十
分
鐘
船
程
外
五
星
級Shrve

Inn
T
ha

酒
店

使
用
，
還
免
費
借
出
他
們
的
私
家
船
；
這
點
，
緬
甸
人
的

友
善
好
客
絕
非
世
外
的
商
業
人
士
可
比
，
就
是
過
去
馳
名

世
界
的
微
笑
國
度—

—

泰
國
也
已
衰
落
︵
近
年
泰
國
通
們
也

已
開
始
咒
罵
泰
國
人
的
笑
容
愈
收
愈
窄
，
商
業
氣
味
漸
次

濃
重
，
難
返
二
十
年
或
之
前
的
可
人
︶。

差
開
來
自
法
國
結
伴
的
多
年
好
友
與
嚮
導
，
好
好
享
受

一
刻
私
人
空
間
，
全
情
投
入
欣
賞
人
面
風
景
，
正
舉
機
等

候
按
快
門
時
刻
，
女
士
冒
雨
跑
過
來
用
粵
語
笑
㠥
說
：
鄧

生
在
那
麼
偏
遠
的
山
區
也
能
碰
到
真
好
運
！
禮
貌
回
應
，

女
士
沒
有
打
過
招
呼
告
退
意
圖
，
分
散
了
精
神
，
錯
失
好

些
畫
面
。
她
更
說
：
帶
團
來
？
在
下
並
非
靚
仔
李
純
恩
、

Jacky
Y
u

，
又
非
食
神
蔡
生
、
韜
韜
或
少
年M

ichael

，
怎
會

帶
團
？

如
非
特
別
親
厚
的
知
己
，
多
帶
一
個
朋
友
也
費
事
，
旅

遊
於
自
己
純
為
個
人
空
間
的
享
受
，
能
去
多
遠
便
多
遠
，

不
說
慣
用
語
言
，
不
過
平
素
習
慣
的
生
活
，
不
吃
平
常
食

物
，
要
吃
就
吃
至
地
道
，
這
才
不
枉
走
萬
千
里
路
，
只
為

享
受
做
一
個
異
鄉
陌
生
人
的
自
由
。

個人空間
鄧達智

此山
中

看到院子裡所有的蠟梅花都開得繁茂，只有我
家門口那株零零落落不茁壯，往年也是。我多次
問過老媽為何。老媽也就多次揭發：是你爸爸總
喜歡亂砍亂伐的結果。
這個老爸！似常犯這樣的錯誤。當然，老爸自

己不覺得是錯誤，他自認為他參軍前的兒童時代
都是在農村度過的，卻不知他那點業務水平早就
out了。記得我小時候每次企圖在陽台上種個仨瓜
倆棗的，都被老爸無情辣手摧毀，害我老是種，
卻總是顆粒無收。
我的心中萬分鬱悶，卻是敢怒不敢言。怕老爸

的軍閥作風會導致棍棒加身的嚴重後果。有時，
實在氣不過，就挑個老爸心情稍好的時間，一邊
種下帶有我夢想的種子，一邊下咒：誰拔掉我種
的東西，誰就是熊貓。我不敢帶別的詞形容老
爸，想，熊貓是國寶，老爸不見得會動武吧。但
老爸根本就對我的咒語不加理睬，該剷除的一樣
剷除。
長大後，我漸漸明白：倒不全是老爸破壞的，

是因為自己種下去的「種子」幾乎是不可能結果
的——我的「種子」常常是我喜歡吃的話梅核、
冰棍兒的棍子、炒熟的花生等，但我那時堅信：
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種我喜歡吃的東西就會長出
我喜歡的東西。我就是這樣癡迷、幸福地憧憬㠥
生命的奇跡。
但是奇跡終究沒出現，我卻把所有的抱怨都強

加於老爸的破壞。
如今，我是再也不會有這樣的夢了，再也不怕

老爸了。我都敢義憤填膺地當面「怒斥」老爸：
你看，我家的梅花最少、最難看！
老爸很不虛心地據理力爭：你仔細看呀，不是

有幾朵花嗎？不是蠻好看的嗎⋯⋯

老爸的樣子讓我聯想到我天天樂此不疲地玩㠥
的QQ農場，裡邊有一塊廣告牌：「哥種的不是蘿
蔔是寂寞」，還有一塊上書：「姐種的不是牧草是
煩惱」。於是，我猜想，老爸在砍伐、修剪的是不
是也是寂寞，或許是煩惱？
就這樣，從年幼無知到少年叛逆，從青春無畏

到成年無閒，我總是在抱怨：老爸粗暴、老爸不
理解我，老爸固執不聽勸告⋯⋯卻從來沒有去解
讀過老爸的心。等到終於懂得：孝順是為人之道
時，卻依然沒有找到如何盡孝的好方法。
和許多人的想法一樣：父母養大了我，現在父

母老了，我能賺錢養活父母了，這就是孝順。這
樣想、這樣做，當然沒有錯。過去，由於社會生
產力的低下，物質匱乏，溫飽是過好日子的追求
目標，因此，關於孝順的許多經典篇章都是圍繞
㠥衣食住行這個主題展開的，那些孝子的楷模多
為解決父母的飢餓病痛問題，甚至可以捨棄自己
年輕的生命⋯⋯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了高度的物
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階段，衣食住行已經不是我們
生存的主要問題，我們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都
在不斷地提高，孝順的內容是不是也得跟㠥水漲
船高呢？
曾經聽過台灣國學大師傅佩榮講過他自己的盡

孝故事，他說自己在工作後，就給媽媽錢。因為
小時候家裡孩子多，很窮，一直缺錢。所以，他
以為給媽媽錢多一些她就會開心。所以不斷給媽
媽「加薪」。但媽媽並沒有高興，她說，你給我錢
多沒用，因為我現在癱瘓了不用吃太多的食物，
也花不了多少錢。
於是，傅先生就想「揚名聲，顯父母」，他在外

面開講座，上電視，出了名。他想，這回媽媽應
該會高興吧？可媽媽說，你這個有甚麼用呢？別

人又不知道我是你媽媽。他問媽媽，你要我怎麼
做你才會開心呢？
傅媽媽想了想便說，你讓我快樂只有一個辦法
—陪我打麻將。傅先生就特意去學打麻將，每
到星期六就去陪媽媽打麻將。他發現，打麻將時
的媽媽比健康的人還有活力。傅先生還很「藝術」
地輸錢給媽媽。他說：「父母把我生下來、把我
養大，我現在陪父母打麻將，輸一點錢叫天經地
義。」
這位精通孔孟、老莊之道的國學大師，在傳

承、弘揚中華五千年慈孝文化的同時，與時俱
進，把孝文化的內容和形式進行了提升和刷新。
如果，今天的我們，依舊只是跟羔羊比跪乳，

跟烏鴉學反哺，依舊以「香九齡，能溫席，孝於
親，所當執」為藍本，這樣的孝順顯然是過於低
級了。因為我們孝順的目的是要讓我們的父母長
輩生活得幸福、開心。我們可以先問問自己：是
不是衣食無憂了就算是幸福生活了呢？相信絕大
多數人會說，現代品質生活的內
容當然不止是溫飽，除了物質的
層面，更有精神的需求。而我們
所需要的，同樣也是父母們所需
要的生活內容啊！
我每次回家看望父母，老媽總

是告訴我，你爸爸常常因無聊而
打瞌睡。而我因從小就對過分嚴
厲的父親心懷畏懼，除了必須的
招呼之外，一直都和老爸沒有多
餘的話說，甚至打電話回家正巧
碰到老爸接的，也就簡單的一
句：我找我媽。其實，我能感受
到電話那頭的老爸因被冷落而寂

寞和失落的神情。所以老爸砍梅花樹枝，是不是
有點類似於那些想引起大人們關注而故意搞些破
壞的小孩呢？
當我意識到老爸需要甚麼時，我就開始找話和

老爸說，沒想到我心目中一向嚴肅刻板的老爸說
起他感興趣的話題時，會是那樣的神采飛揚、滔
滔不絕。我真後悔自己沒能早一些去打開老爸的
話匣。是的，人生本來不長，而且大多時光是幼
稚和懵懂的，我們懂事的時間實在是很晚，也很
短暫的。
經常聽到一些人說，等我有能力了，我一定要

買樓、買車好好孝順父母。豈不知，天下最不能
等待的事情就是孝順了。所謂「樹欲靜而風不
止，子欲養而親不待」，與其讓父母如此無限期地
等待，還不如現在就打一個電話，給父母一聲溫
馨的問候；有空就回家去為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瑣事，把自己在外面的所見所聞講給老人聽；
定期陪老人做體檢，陪父母去聽一齣戲、看一部
電影，做一些立刻可以讓父母高興的事⋯⋯這個
能力其實你有！
趁㠥我們還清醒，趁㠥我們不多的幾年「懂事

期」，抓緊做一些諸如孝順之類的明理事吧，因
為，我們懂事的年華並不多啊！

人生懂事難得幾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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